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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叙事伦理简言之就是“关于叙事的伦理”，是经由叙述行为所引
起的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伦理对话。网络话语作为

一种非常规性叙事，兼具口语和书面语的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来自大众的生

活实践的语言，网络话语语义形式多样，且具有开放性、隐秘性和平等性等特

征。在普及与便捷的通信手段支持下，无论是网络话语的叙事主体、叙事读

者，还是其叙事行为都呈现出叛逆性、狂欢化的叙事伦理倾向，全方位地实现

了对传统精英叙事的解构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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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一个符号泛滥的时代，线索纷杂、歧见丛生的网络话语引发了严重

的意义危机，“猫宁”（ｍｏｒｎｉｎｇ）、“狗带”（ｇｏｄｉｅ）式的语言无处不在。而大众却并

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符号的洪水之中，他们也感觉到压迫的源头不明”。“哪怕

他们弄清自己是符号的奴隶，牢笼却是天鹅绒的，屈从也是享受型的，人很难从自

己‘自由’用的符号中解放自己。”［１］３７２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彻底打破了人们

社会交际的地域、行业、领域等等藩篱”［２］７７的互联网，不但改变了信息交流的方式、

速度与距离，而且还将传统的语言艺术（文字叙事）与其他以试听为媒介的叙事形

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网络话语交际符码，深刻地反映着普通

大众的日常叙事伦理。



一、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简言之就是“关于叙事的伦理”，由叙事和伦理组成。根据热奈特的叙事

理论，叙事存在“故事（Ｓｔｏｒｙ）、叙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和叙述（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三个层面的含义，分

别指叙事的所指、能指和叙述行为［３］６－７。黑格尔认为伦理是一种客观的伦理关系，与美

学关系甚密。在我国通行的伦理学教材中，基本主张伦理与道德趋同。刘小枫指出现

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人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人叙

事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４］１８。

叙事伦理这一术语的正式使用源自１９９５年，美国学者亚当·桑查瑞·纽顿（Ａｄａｍ

ＺａｃｈａｒｙＮｅｗｔｏｎ）在《叙事伦理》（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Ｅｔｈｉｃｓ）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叙述行为所引起的

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伦理对话”［５］７。徐岱认为叙事伦理不是

单一性概念，而是包括“叙事伦理、阅读伦理、批评伦理和文本伦理”［６］。对于叙事伦理

的讨论，离不开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和叙事读者这三个层面。其中，叙事主体伦理的可

靠性与不可靠性是由主体的道德水平、精神状态等决定的；叙事文本伦理的视角、空间

和速度等因素由叙事主体来决定；叙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阐释机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

整个叙事行为所要表达的叙事伦理。

网络话语主要来自大众的生活实践，由人们日常生活而发，几乎是由“自发地、无意

识地持有的常识性观念所组成”的［７］。作为一种大众化写作，在网络商业化的助推下，

网络叙事体现出民间创作的潜能，多用谐音、戏仿、戏谑的手法，颠覆传统叙事的写作语

境和写作方式，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从而得以在网络博客、微博、论坛中迅

速传播。

网络话语因其大众化的叙事立场，隐秘性的话语传播方式，以及与文学修养不高的

叙事读者的互动性，致使其叙事伦理感性且生活化，跳脱温良恭俭让的主流价值体系，

常常“矮化、俗话”叙事人物，身体书写与感官欲望书写比比皆是。

二、网络话语

在对其进行语义和语用的分析后可以发现，网络话语具有明显的平民乌托邦气息，

且技术相对粗糙，多采用匿名书写。

（一）网络话语的语义特点

在现代语境背景下，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技术保障，以及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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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下，网络话语的参与人数日益增多，流行范围逐步扩大。借助泛化的网络社交媒体，

网络话语的叙事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大众群体，成分复杂，叙事内容多是他们对

于生活在场体验性的认知。

在语义形式上，网络话语有符号型、数字型、字母型、汉字型四种基本形式［８］。具体

来说，就是单独或者混合使用中英文字母、标点、符号、拼音、图标、文字，如“（^＿^）”（微

笑）、“８８６”（拜拜啦）、“ＧＦ”（ｇｉｒｌｆｒｉｅｎｄ，女朋友）、“稀饭”（喜欢）等，以达成网络话语对

于叙事效率的特定需要，同时实现诙谐的叙事效果。

在语义构成上，车飞认为网络话语表现出语内间的同义、类义、反义、连用或交错对

举等现象；语义分布多数相辅、相反、相互映衬；语义修辞手段多样，有对偶、反问、比拟、

仿词等［９］。新创造的网络多字格，如：“不明觉厉”（虽然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做什么，

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喜大普奔”（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

的缩略形式，表示一件让大家欢乐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去，相互告知，共同庆祝）；“人

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细思恐极”（仔细想想，觉得恐

怖至极）都很好地体现了网络话语的这些语义特点。

（二）网络话语的语用特点

网络话语具有互动性、时效性、便捷性、开放性、交际语境隐匿性、传播范式多样性

等特点，这使得网络话语通常会打破传统交际语言的各种桎梏，体现出鲜明的“语约义

丰”的特点。同时，为了迎合广大读者情绪发泄的需求，网络叙事通常会削平深度，丧失

历史感，呈现为口语话、娱乐化、甚至是低俗化的话语狂欢。网络话语通常将文字、语

音、视频、符号、图片等各种符码糅合在一起，冲击着读者的视觉、听觉器官，在展现个性

的同时解构权威话语。

客观上讲，网络叙事伦理具有大众文化所特有的“鄙视性”的规范和“讽刺性”的观

看态度特征，津津乐道于对规范话语的挑战与解构。尤其是段子手们的游戏化心理，更

加丰富了网络语言的语用内涵。“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不要叫我

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网络上常见的这两句对他人及自我的嘲弄话语，事实上批判了

社会上“以貌取人，钟情于对财富地位的追求”的偏驳的价值观，同时也以戏谑的手法表

达出普通人无法改变自我生活状态的一种无奈。

三、网络话语的叙事伦理

在网络技术门槛和传播成本双双降低的前提下，信息的复制、转发、储存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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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指尖瞬时实现。网络话语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在千百万人中实现即时互动，在

深刻地影响和冲击着传统传播和阅读方式的同时，实现网络叙事作者和叙事读者相互

循环、相互转化的复式叙事行为。此外，因为网络话语叙事伦理具有叙事主体的隐秘性

和叙事话语通俗化的特点，彻底颠覆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内敛特性，开启了

一个私人空间公开化的时代。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这种有别于传统的话语交流方式，助

推大量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网络话语大肆盛行，特别在青年群体中广为传播。

根据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对于网络热词的研究，网络话语呈现出数量多、时

效性强、小众化、表达新事件的词语和表达新概念的词语多等特点。在信息交流的表面

意义下，无论是网络话语的叙事主体，还是叙事读者，抑或是叙事行为，都通过对传统经

典的解构与戏仿，传递出各自的叙事伦理。

（一）叙事主体伦理

“压低和取消作者声音”“作者完全闯入”式的评论几乎成为现代性叙事的大

忌［１０］９－１０。作为现代性叙事的一种，网络话语的叙述方式多变，其叙事主体对于叙事本

体进行伦理干预也常常以变调的形式出现，要么以反讽方式干预，要么经由人物评论进

行［１１］１４６。叙事主体的伦理判断通常需要叙事读者从另一个角度甚或相反的方向去

理解。

网络媒体使得话语权下移，呈现出上下、内外和虚实多维度的互动格局。网络话语

的叙事主体干预也更加隐蔽和含蓄，叙事文本常常为超文本的图片注释或互文，叙事行

为则多为对网络叙事进行的转发或点赞。在转发或点赞叙事文本的过程中，叙事读者

的身份发生了调换，即使他们没有对转发或点赞的文字做任何改动，其转发或点赞行为

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因此，在点赞和转发的过程中，读者成为的网络话语叙事者，并且

其转发与点赞又构成另一个复叙事模式。

由于网络叙事读者大多为普通百姓，这就决定了网络叙事不能晦涩难懂，要迎合公

众的期待。网络话语的叙事主体，也就是隐藏在电脑屏幕后面的段子手们，在现代市场

经济的趋利唯利本性的驱使下，日渐表现出世俗、价值物化的伦理特性，这直接导致了

在文学价值娱乐化的网络空间里，畅销书作家金庸被经典化这一现象的出现。

（二）叙事读者伦理

网络话语一方面满足了普通百姓言说的欲望，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实现了打破既定叙

事规则的快感。相对于传统精英的宏大叙事，网络话语是一种“小叙事”，显得急切、直白，

简单到甚至直接使用已有的叙事形式和方法，直接使用替换与偷换概念来实现自己的叙

事需求。网络话语以展现大众日常生活、颠覆陈规为乐事，无视精英文化所谓的教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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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恣意戏仿一切。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叙事，网络话语无所谓“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浪漫

主义的美学情怀，只服从于生活主义、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大众化情趣”［１２］９０－９２。

网络话语作为一种“多媒介符号文本，在信息接收者头脑中要做最后的拼合”［１３］１３１。

每一位网络话语叙事读者，都以一种或是多种网络身份（ｏｎｌｉｎ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出现在网络叙事

里，与其他网民共同进入“符号意义游戏”［１３］３４９。不同于以反思的态度进行阅读的传统

叙事读者，他们大多不具备传统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视野。网络话语读者阅读的态度、环

境、时间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的网络话语阅读，是一种单向度的浅阅读，只被动

地接受能为个人原始欲望所接纳的伦理，全然失去了传统阅读体验中存在的“明智旁观

者（Ｊｕｄｉｃｉｏｕｓ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的态度模式与情感模式［１４］２３。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１６）》指出网络话语的来源主要有汉语詈语与低俗语的

沿用和变异［１５］１９０。网络话语具有较强的社会沟通能力，能较好地迎合受众的需求。网

络话语这些符合平民化叙事需求的特征，使得在网络平台虚拟的话语语境下，无论是网

络话语的叙事者还是读者，都可以以隐匿的身份跳脱各自职业、性别、年龄等的限制，毫

无顾忌地摒弃个性、同情甚至是仁慈，无视任何规范，在网络狂欢的语言游戏中恣意放

飞“本我”。

（三）叙事行为伦理

热奈特的叙事理论指出，叙事的含义既指叙事内容又指叙事行为。叙事行为具有

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叙事本身就是具有伦理维度的。叙事人通过叙事行为编织伦理经

纬，植入主观诉求，反映其基本的伦理观点［１１］３７。网络媒体为所有的网民提供了一个平

民化、多元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打破时间、地点的桎梏，突破血缘、地缘、业缘的局限。只

需简单的一次点击行为，就可以轻松转发任何的网络叙事文本，这种“分享”传达了转发

者“在意”的主观态度。在信息的原作者和转发者之间，通过“转”表达共同“在意”的主

观态度，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情感纽带［１６］２２３。

网络话语不是在作者和读者间单向传递，而是交互循环传递，其叙事行为显得更为

复杂。网络叙事话语往往是由转发人通过网络多点转发的，转发人的转发行为就是一

种叙事行为，与网络话语的所指和能指具有相似的内涵意义，在网络语境下，甚至具有

叙事内容和叙事文本所不能比拟的更丰富的含义。在转发过程中，即使转发人对于转

发的话语没有做任何的修改，但是转发的叙事行为一旦产生，转发人的身份即从原来叙

事话语的读者变成其所转发的叙事话语的隐含作者之一，开始新的一轮 “作者－文本－读

者”的叙事交流，其中的叙事伦理便随之产生。更不用说，在转发的同时，转发人常常会

加上一两个图标或符号，以表明转发者对所转发内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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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话语的特点

网络媒体构建的是当今受众最多、话语权最大的话语场，作为一种大众化交际场，

网络话语在叙事理念、原则、策略、风格和技法等方面，都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叙事伦

理，是当代最具典型性的表达个人自由伦理的一种个人叙事。

网络话语使普通大众获得了以前只被社会精英掌握的符号权力，同时还具备弱化

道德规范和现实交际规则约束的叙事特征，这势必导致网络话语叙事成为一场普通大

众的话语狂欢。无论是网络叙事主体、叙事内容还是叙事读者，都立足社会主流话语的

他者的立场，不自觉地肩负起反抗长期以来居于话语掌控地位的精英文化的使命，以叛

逆性、狂欢化、浅薄性等特征解构着传统的人文道德，表达大众的日常叙事伦理。

（一）网络话语的叛逆性

开放平等且极其个人化的网络世界，具有“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

力”［１７］２６９等数字化时代的特点，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表达方式，提

供了个人在公共空间特别是媒体空间拓展想象、选择趣味、虚拟地实现个人情感生活的

某种可能”［１８］。

作为大众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网络话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系统，

基于低成本的传播方式，在反映草根阶层的姿态趣味和文化诉求的同时，常常挑战传统

叙事的合法面具。对既已形成的各种权威性的传统观念、理论范式、原则规范，网络话

语通常加以怀疑、批判、否定、颠覆、拆解；在理论观念与方法上，网络话语极力倡导多元

主义和相对主义；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主张消解中心、颠覆权威、打破同一性，强调从反

传统的视角对世界和事物进行理解把握；在价值取向上反对传统的价值观，认同和张扬

大众化、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观［１９］。

网络话语呈现出的叛逆性，其实是个人对被压抑的原始欲望的发泄。因而，网络话

语虽然与主流话语共生、共享空间，但反抗性明显。

（二）网络话语的狂欢化

网络话语的普及得益于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虚拟网络平台使得极具个性特征的网

络话语的道德规范不但可以超越物理时空的限制，也常常超脱了传统道德法律的约束。

网络话语体现的是人人平等的原则，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实现了大多数人的文化

表达。网络平台给了网络话语的叙事者一个恣意宣泄情感的空间，在语言游戏间表达其

反叛与戏谑精神，大胆解构既有的秩序与规则，以一种狂欢的模式摆脱等级、权威、规则等

的束缚。网络叙事鲜明地表现出一种立足于自己感官和知觉的欲望哲学，追求的是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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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和相应的物质条件，体现出“一种突破人生枷锁的狂欢化了的自由感”［２０］１８７。

网络叙事因其信息传播方式的特点，通常是视觉性远远大于文字性的。网络话语叙事使

用的声情并茂、栩栩如生的图绘影像可以为网络叙事读者带来具象视听体验，远比平面化的、

单一的文字话语更为吸引人，也更能够给受众带来轻松愉快的感受。网络平台的传播方式使

得网络话语具有时效性的优势，不但可以即刻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还为其叙事接受者提供了

各种解读的可能。既可以为文学解读能力有限的受众提供浅白的、娱乐化的解读方式，又能

为另外一些乐于参与这场文化狂欢体验的人提供二次创造性解读的机会。

作为民间话语的一种形式，网络话语借助以嬉戏、无厘头、漫画式讽刺为特征的图片、

视频和各种调侃的段子，直白地表达其挑战精英文化权威、解构传统经典、宣泄个人情绪

的目的。网络话语涉及的题材广泛，几乎是“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同时也是“讥笑的、

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２１］１４。在这些笑声中，

“一切的规范、道德、真理、等级制度和现存制度都暂时失去了它的神圣性”［２０］１２２。

网络话语具有的狂欢化、通俗性、娱乐性的特点，是大众在对所谓文化精英的话语

权威产生审美疲劳以后进行的颠覆，其中所反映的本然生活、自然生命原始欲望及张扬

的快乐哲学，是网络话语叙事伦理的核心目的之所在。

（三）网络话语的其他问题

作为一种大众话语形式，网络话语除了具有狂欢化和通俗性的特点以外，还拥有时效性

及批判性强，浅薄与媚俗的特点。网络虚拟平台，没有实体空间中的各种客观关系互相牵制，

不受某种组织、章程、规则等体制化约束，显得更加的自由。网络平台上的各种叙事形式，使

得任何人都可以以全人类代言人、真理代言人或者道德审判人的身份进行社会批判，掌握了

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无法获得的符号权力。在解构了传统精英独有的符号权力以后，网络空间

中的知识分子更像专业知识分子（甚至沦为职业段子手），而非所谓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

五、结论

网络话语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存在着“三活”状态：人活在网络语言中、人不得不活

在网络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网络语言行为中［２２］１０。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语言

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２３］１透过语言的外部浅表

意义，网络话语具有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它是普通百姓的个人经验和对于传统文化民

间式解读的结合体，这一解构与建构过程，赋予了网络话语特别的文化内涵。粗糙的文

字与颠覆式的价值观，与其说是网络话语的叙事表达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叙事伦理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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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表达。网络话语叙事伦理的多元化倾向，更值得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深层动因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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